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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
加
索
畫
展
，
想
起
年
前
戲
劇
系
列

︽
畢
加
索
的
女
人
們
︾
最
後
一
集
。
這
是

畢
加
索
第
二
位
妻
子
，
也
是
陪
㠥
他
終

老
的
積
琪
蓮
˙
羅
克
︵Ja

cq
u
elin

e
R
oqus

︶
的
獨
白
。
此
劇
由
英
國
著
名
的

女
演
員
蘇
珊
娜
˙
玉
︵Susannah

Y
ork

︶
在

香
港
大
會
堂
劇
院
演
出
，
她
顯
然
把
這
齣
劇

演
得
爐
火
純
青
，
但
我
和
友
人
看
罷
，
心
裡

仍
另
有
一
堆
對
該
劇
的
訴
求
。

積
琪
蓮
˙
羅
克
是
個
怎
樣
的
女
人
？
畢
加

索
在
法
朗
蘇
娃
絲
於
一
九
五
三
年
帶
㠥
子
女

離
開
了
一
個
月
後
，
邂
逅
了
身
材
纖
細
、
於

西
班
牙
華
柳
尼
斯
鎮
的
一
間
陶
器
店
工
作
的

離
婚
少
婦
積
琪
蓮
。
其
時
她
二
十
七
歲
，
他

七
十
一
歲
。
據
說
積
琪
蓮
單
純
、
沒
受
過
高

深
教
育
，
但
對
畢
死
心
塌
地
。
她
與
他
相
處

了
二
十
年
，
副
產
品
是
畢
加
索
繪
畫
史
中
的

一
批
男
歡
女
愛
圖
。
朋
友
何
弢
說
在
畢
跟
羅
克
一
起
的

最
後
歲
月
裡
，
畫
作
中
的
男
女
身
體
糅
合
為
一
，
喻
表

了
靈
慾
一
致
，
惟
畫
中
的
男
性
仍
帶
㠥
一
股
﹁
君
臨
﹂

的
姿
態
。

沒
有
人
懷
疑
積
琪
蓮
對
老
畢
的
照
顧
無
微
不
至
，
但

親
友
則
不
滿
於
她
把
年
老
的
他
佔
為
己
有
，
幾
乎
將
他

與
世
隔
絕
。
她
把
最
好
的
生
命
階
段
獻
給
老
畢
，
也
就

在
畢
於
一
九
七
三
年
死
後
自
己
也
凋
零
了
。
舞
台
上
的

積
琪
蓮
吞
槍
自
盡
，
時
為
一
九
八
六
年
。

台
上
的
積
琪
蓮
活
在
回
憶
裡
，
回
顧
中
有
熾
烈
的
情

慾
，
有
恐
懼
與
焦
慮
，
一
如
許
多
沉
溺
於
情
愛
關
係
裡

的
女
人
，
在
糾
纏
中
冷
靜
下
來
的
時
候
會
說
：
﹁
有
時

我
想
我
是
愛
他
的
。
﹂
她
似
乎
對
與
老
畢
一
起
的
社
交

生
活
還
有
隔
閡
，
把
他
環
繞
㠥
自
己
生
活
才
有
極
大
的

滿
足
。
但
觀
眾
期
望
台
上
的
積
琪
蓮
不
是
一
般
的
、
反

應
可
以
預
料
的
女
人
，
正
如
她
所
愛
的
也
不
是
一
般
的

男
人
。
如
果
我
們
期
望
憑
此
劇
更
能
認
識
本
世
紀
偉
大

的
藝
術
家
，
那
是
我
們
自
己
對
藝
術
神
話
的
執
㠥
，
的

確
這
樣
。

劇
終
，
朋
友
問
：
﹁
到
底
畢
加
索
喜
歡
她
什
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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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加索的女人
文潔華

翠袖
乾坤

我
與
江
濤
對
談
，
當
作
她
的
詩
集
︽
七
月
之
城
︾

的
序
言
。
我
想
，
我
要
是
只
寫
一
篇
詩
評
，
也
許
難

免
會
比
較
學
理
化
，
跟
詩
格
格
不
入
，
所
以
我
們
選

擇
了
比
較
自
由
自
在
的
對
談
。
在
對
談
中
，
當
然
有

我
的
看
法
，
但
也
有
江
濤
自
己
的
解
說
，
或
許
可
以

將
詩
談
得
感
性
一
些
。
我
發
覺
江
濤
很
少
直
接
去
引
詩
做

的
題
記
，
但
她
在
︽
在
開
封
，
或
紀
念
張
棗
︾
一
詩
卻
引

了
張
棗
幾
句
詩
，
最
重
要
的
字
眼
是
﹁
但
有
些
人
總
是
遲

了
七
個
小
時
﹂—

無
論
是
約
會
，
或
是
你
心
靈
所
在
地

方
永
遠
遲
了
七
小
時
，
意
即
最
後
失
去
了
創
作
的
過
程
。

在
一
些
達
觀
的
創
作
者
看
來
，
今
年
錯
過
了
明
年
還
會

有
。
但
在
現
實
人
生
裡
，
某
些
東
西
遲
來
了
，
錯
過
了
，

可
能
就
是
永
遠
的
失
去
，
就
像
希
臘
人
說
的
，
在
同
一
條

河
裡
不
能
洗
兩
次
腳
。
又
好
像
孔
夫
子
說
的
﹁
逝
者
如
斯

夫
，
不
舍
晝
夜
﹂。
即
使
把
腳
再
次
浸
入
那
條
河
，
都
已

經
不
是
以
前
那
條
河
了
。
在
這
個
意
義
上
來
講
，
錯
過
就

是
永
遠
的
失
去
。
但
人
永
遠
活
在
烏
托
邦
的
語
言
裡
，
老

覺
得
那
只
是
一
次
錯
過
，
還
會
去
不
斷
的
追
尋
，
追
憶
它

的
零
碎
片
斷
，
哪
怕
追
憶
一
生
，
也
是
徒
勞
。
追
尋
的
過

程
也
許
就
是
詩
意
的
所
在
。

江
濤
似
乎
對
最
後
一
輯
﹁
第
一
日
木
棉
集
﹂
特
別
鍾

愛
，
此
詩
從
十
二
月
說
到
一
月
，
似
是
倒
敘
，
可
瞬
即
從

一
月
說
到
十
一
月
，
那
是
直
敘
嗎
？
江
濤
說
得
好
：
﹁
十
二
月
的
木

棉
樹
，
別
人
都
說
是
一
棵
爛
樹⋯

⋯

有
一
年
春
天
，
我
開
車
經
過
一

片
木
棉
樹
群
時
，
突
然
感
到
怎
麼
會
這
麼
紅
，
好
像
有
什
麼
東
西
牽

扯
㠥
我
，
於
是
我
把
車
倒
回
去
停
下
，
認
真
望
㠥
這
片
木
棉
樹

群
﹂，
她
發
現
木
棉
樹
﹁
要
不
就
是
全
紅
，
要
不
就
是
全
綠
﹂，
﹁
很

絕
對
，
很
有
個
性
﹂。
她
說
她
並
不
是
很
刻
意
﹁
去
虛
構
一
個
十
二

月
。
而
是
真
實
的
人
生⋯

⋯

當
你
深
入
某
種
生
命
物
體
時
，
這
種
東

西
好
像
會
說
話
﹂，
她
自
覺
﹁
可
以
通
過
每
一
首
詩
去
表
達
我
關
注

的
東
西
﹂，
﹁
去
觸
摸
和
理
解
它
們
﹂。

寫
詩
的
過
程
是
一
個
選
擇
語
言
的
過
程
，
去
找
到
﹁
有
﹂
的
所

在
，
某
種
情
懷
和
精
神
的
所
在
。
寫
詩
的
過
程
很
簡
短
，
但
不
是
沒

話
可
說
，
而
有
些
詩
寫
了
四
、
五
行
，
就
停
下
了
。
有
的
人
很
矛

盾
，
剛
剛
到
了
﹁
有
﹂
和
﹁
在
﹂，
或
是
不
知
有
沒
有
時
會
顯
得
很

忙
亂
，
會
不
停
地
去
找
所
謂
﹁
有
﹂
或
﹁
在
﹂
的
東
西
，
不
停
抓
緊

的
過
程
就
像
對
㠥
錄
音
機
說
了
五
分
鐘
的
說
話
，
一
個
人
雜
亂
的
時

候
就
會
將
這
五
分
鐘
的
說
話
放
進
詩
裡
去
。

詩
的
精
神
在
於
﹁
興
﹂，
易
的
精
神
在
於
﹁
象
﹂。
詩
的
興
，
易
的

象
，
是
詩
人
對
抒
寫
心
中
景
象
，
時
間
空
間
那
種
交
接
的
地
方
。
我

覺
得
對
文
學
，
尤
其
是
詩
的
抒
寫
是
很
重
要
的
所
在
。
詩
講
究
音
韻

的
對
應
，
上
一
個
詞
的
聲
音
決
定
了
下
一
個
詞
的
聲
音—

關
關
雎

鳩
，
對
應
的
是
在
河
之
洲
，
而
不
是
在
河
之
角
。
㛻
㛻
轉
，
一
定
是

菊
花
園
，
絕
對
不
是
菊
花
廳
。
西
方
詩
也
一
樣
，
講
究
是A

B
B
A

，

一
四
句
對
韻
，
二
四
句
押
韻
，
是
要
找
聲
音
的
回
應
。
就
像
你
向
一

座
山
呼
叫
，
它
就
以
回
音
回
應
你
。
﹁
鳥
鳴
山
更
幽
﹂，
用
有
聲
去

訴
說
無
聲
和
清
幽
，
這
就
是
自
然
的
韻
律
，
而
不
是
機
械
的
回
應
。

在
江
濤
的
詩
中
很
容
易
看
出
她
㠥
重
應
用
諧
音
字
。
桃
之
夭
夭
的

桃
和
逃
走
的
逃
很
接
近
，
你
已
經
給
了
固
定
的
形
象
。
如
果
換
作
江

濤
的
濤
，
它
又
變
成
另
外
的
意
義
；
在
粵
言
而
言
，
還
有
途
、
塗
、

陶
、
屠
、
淘⋯

⋯

除
了
聲
以
外
，
還
要
講
形
和
意
。
這
些
詩
未
必
與

﹁
陶
﹂
器
那
般
固
定
成
形
，
又
未
必
像
﹁
塗
﹂
那
般
未
成
形
，
一
塌

糊
塗
。
它
們
是
互
相
變
通
發
展
的
。
這
些
決
定
了
詩
的
有
或
者
無
，

通
過
它
們
的
交
接
，
就
是
作
者
傳
達
給
讀
者
的
靈
視
。

總是遲了七個小時
葉　輝

琴台
客聚

前
歌
手D

J

蔡
齡
齡
因
抑
鬱

症
墮
樓
斃
命
。
阿
杜
在
香
港

電
台
做
主
持
廿
餘
年
，
和
蔡

是
同
期
同
事
，
這
位
音
樂
才

女
工
作
勤
力
，
待
人
和
藹
親

切
，
平
日
有
講
有
笑
十
分
樂
觀
，

她
之
婚
姻
事
業
也
一
帆
風
順
，
緣

何
有
此
抑
鬱
，
走
上
張
國
榮
之

路
，
實
令
我
等
舊
同
事
費
解
之

甚
。蔡

齡
齡
丈
夫
馮
鏡
輝
，
人
也
正

派
、
樂
觀
友
善
。
馮
是
前
大
公
司

﹁
百
代
﹂
音
樂
領
班
，
頗
有
才

氣
，
和
蔡
齡
齡
相
戀
到
結
婚
就
這

一
單
緋
聞
，
一
站
到
尾
夫
妻
恩
愛

廿
餘
年
。
廿
年
前
蔡
提
早
退
休
，
盛
傳
是

﹁
發
㜴
達
﹂。
據
傳
蔡
夫
﹁
鬍
鬚
仔
﹂
馮
鏡
輝

是
個
思
想
型
馬
迷
，
常
精
心
投
注
﹁
刀
仔
鋸

大
樹
﹂
博
贏
大
錢
。
傳
廿
年
前
剛
興
起
賽
馬

三
T
投
注
法
，
他
中
過
幾
次
就
叫
愛
妻
低
調

收
山
。
近
年
蔡
齡
齡
常
回
電
台
做
義
工
，
看

來
日
子
頗
愉
快
，
想
不
到
這
樣
的
背
景
也
患

抑
鬱
，
舊
同
事
推
測
可
能
是
沒
有
兒
女
而
引

致
不
樂
，
不
過
這
也
是
咱
們
瞎
猜
而
已
。

各
報
所
刊
可
見
蔡
齡
齡
綺
年
玉
貌
明
麗
活

潑
，
今
番
短
見
可
真
是
天
妒
紅
顏
。
電
台
生

涯
中
阿
杜
和
蔡
曾
合
作
聯
播
過
數
次
，
她
思

維
明
朗
、
口
齒
清
晰
，
十
分
上
路
。
這
幾
天

電
台
舊
友
肥
施
、
車
淑
梅
等
提
及
蔡
都
憂
戚

滿
顏
十
分
惋
惜
。
一
代
玉
女
就
此
永
別
，
香

銷
玉
殞
，
果
真
世
人
生
存
於
此
亂
世
，
多
是

不
快
樂
的
？

懷
念
故
人
心
情
沉
重
，
匆
匆
數
筆
謹
此
追

悼
。
馮
太
齡
齡
早
登
天
國
，
安
息
吧
。

悼蔡齡齡
阿　杜

杜亦
有道

中
國
建
國
之
後
，
國
防
力
量
以
陸
軍
為
主
，
海
軍
處
於
非

常
落
後
的
狀
態
，
只
有
沿
岸
的
小
炮
艇
和
獵
潛
艇
︵
即
魚
雷

快
艇
︶。
對
於
西
沙
和
南
沙
群
島
，
可
以
說
是
鞭
長
莫
及
，
這

就
造
成
了
一
些
有
野
心
的
鄰
國
侵
佔
的
歷
史
。
一
九
七
四
年

一
月
十
一
日
，
南
越
的
阮
文
紹
政
府
把
西
沙
群
島
劃
到
自
己

的
版
圖
內
。
南
越
背
後
還
有
美
國
艦
隊
的
支
持
。
四
天
之
後
，
南

越
軍
艦
騷
擾
中
國
在
甘
泉
島
附
近
作
業
的
漁
船
，
並
炮
擊
豎
有
中

國
國
旗
的
甘
泉
島
。
十
七
日
，
南
越
軍
隊
登
陸
金
銀
島
後
，
又
強

佔
甘
泉
島
。
一
月
十
九
日
，
雙
方
艦
隊
大
規
模
交
火
，
最
終
中
國

海
軍
艦
隊
獲
勝
，
收
復
了
向
被
南
越
軍
隊
侵
佔
的
甘
泉
、
珊
瑚
和

金
銀
三
島
。
這
一
場
戰
爭
，
中
國
海
軍
創
造
了
小
艦
戰
勝
大
戰
艦

的
奇
蹟
，
並
開
創
了
手
榴
彈
攻
擊
敵
人
艦
隊
的
海
上
拚
刺
刀
戰

法
，
震
驚
了
中
外
。
七
十
年
代
，
南
海
艦
隊
是
中
國
三
支
艦
隊

中
，
裝
備
和
兵
力
最
弱
的
，
但
是
守
衛
的
海
疆
面
積
最
大
。
當

時
，
中
國
仍
然
陷
入
文
化
大
革
命
的
內
亂
之
中
，
南
越
政
府
企
圖

混
水
摸
魚
，
檢
中
國
的
便
宜
，
採
用
了
突
然
襲
擊
的
方
法
。
海
南

島
的
海
軍
基
地
距
離
西
沙
群
島
，
起
碼
有
六
百
公
里
，
援
兵
不
容

易
及
時
趕
到
。
中
央
軍
委
隨
即
指
示
廣
州
軍
區
和
海
軍
，
對
於
南

越
當
局
非
法
竊
據
的
西
沙
珊
瑚
島
和
對
我
漁
船
的
挑
釁
活
動
，
必

須
進
行
堅
決
鬥
爭
。

一
九
七
四
年
一
月
十
五
日
十
三
點
左
右
，
南
越
當
局
派
出
一
艘

驅
逐
艦
和
三
艘
護
衛
艦
侵
入
西
沙
永
樂
群
島
海
域
，
炮
擊
豎
有
中

國
國
旗
的
甘
泉
島
。
南
海
艦
隊
當
時
只
能
派
出
兩
艘
獵
潛
艇
，
到

達
附
近
海
域
增
援
，
加
上
現
場
的
兩
艘
掃
雷
艇
，
仍
然
兵
力
相
當

懸
殊
。
南
越
方
面
的
四
條
大
戰
艦
的
噸
位
為
中
國
四
艘
小
型
炮
艇

的
二
十
多
倍
。
當
時
對
峙
的
情
況
維
持
了
兩
天
，
越
南
海
軍
的
膽

子
愈
來
愈
大
，
一
月
十
七
日
，
已
經
登
陸
佔
領
了
金
銀
島
和
甘
泉

島
。

中
央
軍
委
下
了
﹁
絕
不
開
第
一
槍
﹂
的
命
令
，
中
國
的
四
艘
炮
艇
﹁
能
而
示

之
不
能
﹂，
麻
痹
了
敵
人
，
使
越
南
軍
艦
大
意
起
來
，
加
上
越
南
的
軍
艦
顧
㠥

要
登
陸
，
陣
勢
並
不
集
中
。
當
越
南
的
軍
艦
首
先
開
炮
之
後
，
中
國
的
四
周
炮

艇
突
然
採
取
了
高
速
靠
近
的
戰
術
，
貼
㠥
越
南
軍
艦
進
行
炮
戰
，
由
於
大
戰
艦

的
炮
位
比
較
高
，
火
力
發
揮
不
出
來
，
又
在
登
陸
的
半
途
，
手
足
無
措
。
中
國

的
海
軍
戰
士
用
手
榴
彈
和
輕
武
器
，
近
距
離
攻
擊
越
南
的
海
軍
，
取
得
了
戰
鬥

的
優
勢
。
越
南
的
四
條
大
軍
艦
，
三
艘
負
了
重
傷
，
被
我
小
炮
艇
擊
中
了
，
其

中
一
艘
大
軍
艦
沉
沒
了
，
狼
狽
地
向
㠥
峴
港
方
向
逃
亡
。
我
軍
迅
速
收
回
了
被

越
南
佔
領
的
島
嶼
。

小艦戰勝大戰艦的奇蹟
范　舉

古今
談

澳
門
予
我
印
象
單

一
，
個
人
與
賭
無
緣
，

是
以
即
使
有
假
期
，
也

鮮
會
想
起
要
到
澳
門
一

遊
。
上
一
趟
到
澳
門
，

已
是
四
年
前
的
事
，
上
周
再

到
澳
門
則
主
要
是
欣
賞
演
唱

會
。
若
問
再
到
澳
門
的
印
象

如
何
？
真
的
抱
歉
，
因
為
自

當
天
中
午
赴
澳
，
到
凌
晨
返

抵
家
門
，
與
澳
門
的
接
觸
就

只
有
㛻
仔
口
岸
、
演
唱
會
會

場
的
酒
店
及
車
程
途
經
的
那

幾
條
街
道
而
已
。
接
觸
雖
然

片
面
感
受
倒
是
不
少
。

若
同
意
觀
察
新
相
識
朋
友

足
下
踏
的
鞋
，
多
少
可
以
反

映
該
人
的
性
格
；
那
麼
從
一

個
地
區
的
入
境
口
岸
大
概
可

以
反
映
該
地
區
管
治
的
水
平

與
效
率
，
該
不
會
錯
到
哪
裡
吧
？
㛻
仔

臨
時
碼
頭
與
口
岸
於
零
七
年
落
成
，
至

今
為
止
已
五
年
，
五
年
間
澳
門
的
建
設

尤
其
是
㛻
仔
的
變
化
大
家
是
有
目
共

睹
。
記
憶
中
當
年
第
一
次
使
用
㛻
仔
口

岸
，
與
今
天
該
口
岸
的
設
施
相
比
較
，

最
主
要
的
分
別
該
是
，
連
接
碼
頭
與
入

境
樓
當
中
的
露
天
出
入
境
行
人
通
道
，

如
今
建
有
上
蓋
︵
雖
非
簡
陋
亦
屬
臨

時
︶，
及
部
分
出
入
境
櫃
㟜
已
更
新
成
為

e
通
道
。
至
於
大
樓
的
其
他
設
備
嘛

⋯
⋯

由
建
築
物
配
置
、
通
道
構
建
、
通

路
指
示
牌
、
航
班
顯
示
屏
到
人
流
控
制

等
都
似
無
大
分
別
，
在
在
都
顯
示
澳
門

的
管
治
水
平
與
行
政
效
率
無
大
進
步
，

一
如
建
築
物
的
外
牆
上
面
的
標
示
，
上

面
清
楚
說
明
是
一
個
﹁
臨
時
﹂
的
客
運

碼
頭
與
出
入
口
管
制
站
。

五
年
間
㛻
仔
的
賭
場
及
建
設
已
經
面

目
全
非
，
旅
遊
業
︵
實
際
是
賭
業
︶
是

澳
門
的
經
濟
命
脈
，
旅
客
是
澳
門
的
財

神
，
怎
說
也
該
爭
取
給
旅
客
方
便
，
盡

力
留
下
一
個
良
好
印
象
，
入
境
固
然
是

有
改
善
空
間
，
出
境
往
往
給
人
留
下
似

走
難
的
印
象
，
一
個
出
入
境
口
岸
大
樓

竟
﹁
臨
時
﹂
了
五
年
？
究
竟
當
中
發
生

了
甚
麼
事
？

︵
上
︶

濠江半日遊
楊振耀

一網
打盡

上
周
最
矚
目
的
電
影
大
概
是

︽
蜘
蛛
俠
：
驚
世
現
新
︾，
到
底

影
片
是
否
一
如
片
名
，
做
到

am
azing

呢
？

在
視
覺
技
術
層
面
而
言
，

︽
蜘
蛛
俠
︾
真
的
做
得
很
好
，
見
證

3D

技
術
進
一
步
常
態
化
，
相
信
沒
有

人
會
覺
得
不
適
應
或
者
不
自
然
，
片

中
幾
場
大
戰
的
效
果
十
分
悅
目
︵
分

別
是
在
坑
渠
、
學
校
和
紐
約
市
等
︶，

始
終
蜘
蛛
俠
飛
簷
走
壁
、
吐
絲
彈

跳
，
用3D

畫
面
展
現
實
在
可
觀
。

今
時
今
日
的
新
︽
蜘
蛛
俠
︾，
與

Sam
R
aim

i

拍
攝
的
三
集
︽
蜘
蛛
俠
︾

︵2002

、04

、07

︶
有
同
有
異
。
先
說

分
別
吧
，
新
︽
蜘
蛛
俠
︾
的
導
演

M
arc

W
ebb

，
在
人
見
人
愛
的
︽
心

跳500

天
︾︵500

D
ays

of
Sum

m
er

︶

中
捕
捉
了
年
輕
人
的
感
情
與
關
係
，

在
新
片
中
也
善
於
處
理Peter

Parker

與G
w
en

Stacy

的
性
格
與
交
往
，
青

春
校
園
的
元
素
比
十
年
前
第
一
集
的
︽
蜘
蛛
俠
︾

多
一
點
，
男
女
之
間
的
對
話
也
較
活
潑
。

新
︽
蜘
蛛
俠
︾
在
網
絡
與
手
機
的
年
代
裡
出

現
，
上
網
變
得
重
要
，
技
術
研
發
的
重
要
性
也

提
高
，
在
舊
版
第
一
集
裡
，Peter

Parker

被
蜘

蛛
咬
有
一
點
偶
然
；
在
新
版
裡
，
是P

eter
Parker

闖
入O

scorp

實
驗
室
所
致
，
又
例
如
蜘
蛛

俠
手
腕
上
射
出
蜘
蛛
絲
的
設
備
，
也
是
舊
版
所

無
。當

年
第
一
集
︽
蜘
蛛
俠
︾
將
﹁
能
力
越
大
，

責
任
越
大
﹂︵w

ith
great

pow
er
com

es
great

responsibility

︶
成
為
經
典
對
白
，
直
指
核
心
理

念
所
在
，
新
版
沒
有
甚
麼
道
理
要
說
，
更
何
況

當
年
第
一
集
是
在
九
一
一
事
件
後
面
世
，
引
人

投
入
社
會
性
閱
讀
，
如
今
卻
是
和
平
年
代
，
㠥

重
點
在3D

視
覺
特
技
，
而
故
事
結
構
大
體
上
與

舊
版
相
似
，
新
世
代
的Peter

Parker

沒
有
甚
麼

朋
友
，H

arry
O
sborn

也
略
去
了
，
因
此P

eter
Parker

是
一
個
更
形
孤
立
的
個
體
。

電
影
透
露
了
下
集
的
可
能
性
，
相
信
也
會
沿

㠥Peter
Parker

的
人
生
，
來
到
二
十
多
歲
的
生

涯
。
而
新
︽
蜘
蛛
俠
︾
與
︽
復
仇
者
聯
盟
︾

︵T
he

A
vengers

︶
的
成
功
，
不
單
代
表M

arvel

漫
畫
英
雄
不
死
，
甚
至
人
們
對
超
級
英
雄
的
企

盼
︵
對
現
實
世
界
有
所
不
滿
？
︶，
也
代
表
了
荷

里
活
電
影
的
技
術
勝
利
和
全
球
統
制
了
。

蜘蛛俠：驚世現新
鄭政恆

記憶
後書

北京一直把出租車行業定位於城市的「名片」，
可依我看，北京出租車的形象離「厚德」二字，
還有一定的距離。其主要表現，就是你在北京打
出租車時，經常會遇到乾脆的「拒載」。
前兩天，我陪伴一位臨近產期的親人去醫院做

常規檢查。將近中午從醫院出來時，想打輛出租
車送懷胎9個月的孕婦回家。可我們站在出租車眾
多的醫院門前打車，司機一看到孕婦，齊刷刷的
馬上都拒絕拉活兒。根本不需要理由，就是不
拉！我看了看車牌，基本都是北京知名出租車公
司的出租車。
孕婦原來懷孕不明顯時還能在醫院門前打㠥出

租車，後來人家一眼就看出是快要生小孩的，就
很難打㠥出租車了。站在塵土飛揚的路口招了半
天手，依然沒有出租車停下來，我們既生氣又勞
累，無奈之下只能去乘公共汽車。好在中午公交
車還有座位，不然如果沒有人讓座，讓快要臨產
的孕婦站在顛簸的公交車上，實在是夠危險。下
車之後，我又陪伴㠥孕婦走了好長一段路才到
家。一路上我擔㠥心，生怕出現什麼意外。
北京出租車司機除了不愛拉孕婦之外，還有很

多不愛拉的活兒。比如，年齡很大的老人即使是
有人陪㠥，站在街上也較難打㠥車。司機一看路
邊顫巍巍的老人，多半就「視而不見」飛馳而
過。假如你還帶㠥輪椅，那就更不拉了，因為怕
出租車放輪椅不方便。
比如，家長帶㠥坐兒童車出門的孩子，也較難

打㠥出租車。因為兒童車放上出租車要費點兒工
夫，司機就會覺得耽誤了賺錢的時間。
還有，路途太近的可能不拉。假如你的目的地

就是一、兩站路，車費只有十元錢，很多出租車
司機就會直接拒載，嫌一趟活兒賺的錢太少。
再有，路途太長的也可能不拉。多數時候北京

出租車司機愛拉長活兒，比如從機場去大興這樣
的活兒，一趟就能賺一二百元。可是如果碰巧遇
到他認為不順路，路途長的活兒也可能被拒。直
接告訴你，遠了不去！
算上不拉孕婦，北京一些出租車司機的「接活

原則」可以總結出「五不拉」。即不拉老人、不拉
孕婦、不拉帶兒童車的孩子、太近的不拉、太遠
的也不拉。細想一下，恰恰是最多被出租司機拒
載的孕婦、老人以及孩子，才是最需要出租車服
務的消費者。
我告訴孕婦，下次再去醫院檢查一定要讓老公

開私家車接送，不能指望出租車了。醫院門前現
在車滿為患，且大都是私家車，造成周邊街巷也
都堵車。多數市民也是沒有辦法才加入開私車的
行列。作為城市公共交通重要支柱的出租車，卻
往往沒有起到個性化服務的作用，人們只能更多
使用私人汽車來解決問題。那些沒有私車的老
人、孩子、孕婦呢，只能為城市「薄情」的一面
而感嘆！一個以「寬容」、「厚德」為口號的城
市，出租車的經常拒載無疑是個不和諧之音。
隨㠥市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城市的迅速擴

大，北京出租車的需求是如此旺盛，以至出租車
司機的活兒拉不完，可以隨意挑挑揀揀了。從一
方面說，出租車的行當好幹了；從另一方面說，
卻是消費者變得更加劣勢。北京出租車司機不愛
拉孕婦和老人，是怕承擔可能發生的風險，是想
以最小投產獲得最大產出。可惜多數被拒載的消
費者都沒有選擇投訴。其中一條重要的理由是惻
隱之心：怕砸了出租車司機的飯碗，要給人留條
路；另一條理由則是：怕遭到報復。
北京出租車司機有那麼多不愛拉的活兒，他們

又愛拉什麼活兒？其一是從機場進城，這樣的距
離一般都不遠不近，來回都不會空載，是投入較

少獲利較多的。其二，是大飯店邊上的活兒。飯
店出來的人都年富力強且有權有勢，賺他們的錢
容易且沒有什麼風險。其三，是固定接送白領上
下班的活兒。那樣的活兒相當於包月，每月固定
就有幾千元的收入，還熟門熟道兒。
分析一下，為何有些北京出租車司機表現如此

「薄情」，原因大概如下：生計所迫。北京出租車
公司定的份錢都比較高。每個月司機的大部分時
間都是在拚㠥交夠份錢，想增加自己的收入就得
更加拚命。為了多賺錢，不少司機都長年超時工
作，疲勞駕駛，這樣的工作條件，讓司機只能先
滿足生存，才能有對自己工作的道德考量。人有
溫飽才知廉恥，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因為體制關係，北京出租車公司很多都是「乾

吃」司機血汗的機構，公司所有的投入就是行政
劃撥的運營權。十幾年前一家「中字頭」報紙的
知名黑幕記者曾在一篇名為《出租車公司黑幕》
的報道中，披露過出租車公
司運營機制的弊端以及北京
出租車司機背負的沉重壓
力，喚起了社會的廣泛同情
以及媒體對出租車運營體制
的關注。前幾年，北京媒體
上經常出現出租車司機猝死
的報道，人大、政協會議上
也常有代表呼籲改變出租車
公司的運營體制。
試想一下，一個成年累月

被份子錢逼㠥的出租車司
機，他的直接選擇肯定是趨
利避害，挑選最小投入最大
產出的方式運營。北京出租
車公司也曾用嚴厲的手段來

杜絕司機的拒載現象，多年來卻見效甚微，為什
麼？因為嚴厲的考核，有時也是只治標而不能治
本。
北京出租車經常出現的「五不拉」，表面看是司

機個人的職業道德問題，卻有㠥企業文化方面的
深層次原因。一個清白起家、守法經營、關愛員
工的企業，才會啟發員工對社會的愛心以及責任
感，啟發司機對老人、孩子和孕婦等社會弱勢群
體的同情，而一個靠血腥剝削起家的企業，一個
經營模式就是把員工的血汗搾乾的企業，一個內
部實行叢林法則無情淘汰的企業，員工也多半會
變寡情而少義。
出租車是一個城市的窗口行業，承擔㠥城市名

片的作用，出租車司機的道德水準就特別重要。
即使出租車司機做不到去扶起路邊倒地的老人，
至少應該做到不拒絕老人、孩子、孕婦搭載出租
車。為何拒載的多是知名大出租車公司的出租
車？這說明處於主流位置的出租車公司企業文化
還有缺陷，尚待完善。
北京是一座美好的城市，期望在這座愈來愈龐

大的城市中，當老人、孕婦從醫院出來打車時，
不再經常地被出租車司機拒絕。

北京出租車為何「五不拉」

■一些出租車拒載

孕婦。 網上圖片


